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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卅性針扮旗嚥嶄忽議坪屓翌住

──普遍主義與単邊主義的衝突──

加加美光行

〈KAGAMI Mitsuyuki, 愛知大学〉

Ⅰ

9.11事件后，冷戦后的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変化。其最大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両点:

第一，確立了以美國為核心霸権國家、以反恐為普遍正義的全球性安全陣綫。第二，美國的

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戯劇性地高漲起來。就像当時有人強調因為全世界有60多個國家的人在

世界貿易中心工作，所以対世貿中心的攻撃就是対全世界的攻撃那様，在美國國民中普遍存

在着這様的観点，因為美國社会自身就是世界的縮影，所以星条旗也可被看作是超越一國國

界的全人類的普遍象征。

反恐的普遍主義和美國的愛國主義当初之所以看上去像蜜月般地結合在一起正是縁于這

種想法。但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在理論上與普遍主義相反，是単邊主義性質的，因此與

反恐的普遍主義産生衝突的可能性従最初就一直存在。

布什政権發動伊拉剋戦争時在重操去年 （2002年） ９月 《國家安全戦略報告》 中提出的

“先發制人” 理論的同時， 違背聯合國主導的原則，在没有安理会支持和承認的情况下采取

了単邊霸権主義行動。這時，反恐的普遍主義和美國的愛國主義 （単邊主義） 之間的緊密結

合就開始出現了裂痕。這種國際政治的新局面也必定対亜太地区的地区安全、特別是中美関

係和中日関係産生重大影響。以下筆者将就此進行若幹分析。

Ⅱ

実際上，以標榜自由主義的美國為中心的國家與非自由主義傾向的發展中國家在如何看

待9.11事件后形成的全球性反恐普遍主義的問題上 “同牀異夢”，有着不同的理解。

毫無疑問，自由主義國家将反恐的普遍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普遍正義性視為一体。這無疑

與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的 《暦史的終結》 和1993年塞繆尓・亨廷頓的 《文明的衝突》 中的

観点是一脈相承的，1 他們認為冷戦的結束使得自由主義取得全球性勝利変得可能，自由主義

文明與非自由主義文明間的対立成為后冷戦時代的主要矛盾。当然布什政権就一直持這個観

点，将 “先發制人” 論正当化也引用了這個理論。

而対于發展中國家，即使没有達到與自由主義敵対的地歩，其政治体制與文化文明的背

景仍包含濃厚的非自由主義因素，他們僅僅把恐怖主義看作是破壊國家統一和秩序的普遍性

的罪悪，才参加國際反恐戦綫的。在他們眼里，反恐的普遍正義等于拡展自由主義的正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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様的論点是不存在的。

換句話説，包含更多非自由主義因素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維護國民國家的統一、保衛 “國

家主権” 才加入國際反恐陣綫，與之相比，美國和一部分自由主義國家組成這個反恐陣綫則

是以即使限制 “國家主権” 也要抃開國家的整合 （的限制）、 将自由主義拡張到全球、取得

最終勝利為目的的。在這里旨在維持國民國家的框架和否定這個框架的矢量朝着相反的方向

作用着。

但是伊拉剋戦争及其后対伊拉剋的軍事梺領和統治中，前面提到的布什政権標榜的反恐

普遍主義和愛國主義 （単邊主義） 之間的矛盾就凸現出來了。可以認為，第一，根植于美國

反恐普遍主義深処的追求自由主義普遍化的態度導致了対非自由主義的伊拉剋文化與文明的

社会背景的無知和軽視，甚至引發了対 （伊拉剋） 暦史遺産的掠奪和破壊。第二，由于意識

到対伊拉剋的軍事梺領統治出現破綻並進而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原本與自由主義普遍化

訴求相連的美國愛國主義 （単邊主義） 的勢頭正在日趨減弱。第三，随着反恐普遍主義與美

國愛國主義 （単邊主義） 的蜜月出現裂痕，対美國主導的伊拉剋梺領統治進行批判、主張強

調聯合國的主導作用的意見正在増加。

在這種情况下， 9.11事件后一度対美國主導的反恐陣綫表示出積極参加姿態的中國和俄

羅斯、中東國家、甚至法國一起強化了維護國民國家整合的框架、明確保護 “國家主権” 的

立場。以阿南秘書長為首的要求恢復聯合國主導権的主張也遥相呼応。

当然，這様的変化勢必影響到亜太地区的安全，特別是影響中美関係以及與美國結盟的

日本與中國的関係。

Ⅲ

后冷戦時代美國的独霸性的世界戦略在理論上講是以美國的圧倒性軍事優勢為前提的，

它否定了冷戦時代中建立在威懾戦略之上的勢力均衡体係。而勢力均衡体係中，維持國民國

家為基本行為体的國際秩序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対威懾和勢力均衡体係的否定也可以説

必定導致対國民國家為基本行為体的國際秩序的否定。実際上，美國的導弾防御計壤 （TMD,

NMD） 就是建立在否定以威懾戦略為基礎的 “相互確保摧毀” 戦略 （MAD,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之上的。 但是対威懾戦略的否定， 特別是対中國來説， 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

的。中國的國際戦略主張以大國間的勢力均衡為 （根本） 条件的聯合國發揮主導作用的原則，

同時也強調将小國的發言権作為維持秩序的必要条件，並且至少不否定威懾戦略。因此，今

后中美関係中最有可能的不安定因素就是在囲繞否定還是肯定威懾與勢力均衡体係這一戦略

上的分愡。中國今年 （2003年） 10月中旬成功發射了載人飛船，這不僅僅意味着在宇宙科学

技術上的競争， 也是中國要向世界顕示，面対美國的一極霸権主義和自由主義普遍化戦略，

中國擁有充分的 “威懾” 能力。

同様，日本正朝着参與美國的弾道導弾防御計壤並開始具体部署実施的方向邁進，但這

和布什政権一様， 是與維持伝統的以國民國家為単位的國際秩序背道而馳的。 日本政府的

“導弾防御計壤”、 “反恐特別措施法”、 “伊拉剋支援特別措施法” 等都是違背日本現行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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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 “専守防衛” 原則、 肯定 “集体安全” 的行動，毫無疑問現在肯定 “集体安全” 的做

法明顕是為了迎合将自由主義拡展到全球的普遍主義構想的。可以説這様的動向很可能成為

影響将來中日関係的不安定因素。

9.11事件后國際政治的変化無疑也影響着中國的國内政治。

特別是今年 （2003年） 春天開始執政的壘錦涛、温家宝政権，在深化経済改革的同時也

将推進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作為執政目標。但是如菓 “民主化” 在國内外與美國主張

的自由主義普遍化要求結合在一起， 会陷入更加威脇到中國國家統一的悖論中去。

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的関鍵是実現可以清除党、行政、企業 （党政企） 三者 （職能） 不分

這個腐敗貪汚根源的民主監督機制，可在当今的國際政治背景下要推行重要的 “民主” （改

革），只有采用漸進主義的方式。総之，如菓中國所称的 “民主” 不是與自由主義 “民主” 相

連的美國式的軽率的普遍主義 （式的民主），而是在以維護國家統一為前提下的単邊主義 “民

主” 的話，這様的民主包含什麼様的内容、能否実現就成為問題的核心了。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劉星 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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